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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程序性知识，指导学生语文实践
———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的启示

黄淑琴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以语文程序性知识为单元编写体例，以能力训练为主线，渗透国民教

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真正做到了从运用语言的角度突出语文的实践性。教材教学内容的确定性，及其清晰
体现出来的语文性、实践性特点或为我们探寻和建立语文教学内容确定性较强的语文教材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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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特指由新加坡教

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部根据《中学华文课程标准
2011》编写的课本。“新加坡的华文课程改革是在以
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环境下的华人母语教学课程改

革，它对于我们审视我国的母语又是第一语言的语

文教学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样本。”[1]新
加坡中学华文课程带给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在此

仅就新教材的编写谈谈我们的思考。
新加坡的中学相当于我国的初中。2011 年中一

生采用分班模式，根据源流将华文课程分为了 5 个

层次：基础华文、华文 B、普通(学术)华文、华文（快
捷）、高级华文。对应的中学华文课程包括华文（基
础）、华文（B）、华文（普通学术）、华文（快捷）与华文
（高级）五个课程。为照顾学生语言能力的差异性，
中学华文课程标准就各语言技能在不同课程中比

例的安排各有侧重，比如：华文（基础）及华文（B）课

程的学习重点均在于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在

此基础上，华文（B）课程亦强调基本的读写能力的

培养；华文（普通学术）及华文（快捷）课程强调对学

生读写能力的培养，华文（高级）课程则重在加强学

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中学华文课程的总目标是“进
一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态

度和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情意品德，认

识和传承优秀的华族文化。通过加强听说读写和语
言综合运用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华文的水

平。同时，结合语言学习，运用资讯科技等相关技
能，强化学生在交际、认知和思维等方面的能力。”
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指向：加强语言交际能力、提
高人文素养、提高通用能力[2]。
强化程序性知识，指导学生语文实践———这是

新加坡语文教材带给我们的最突出认识。统观新加
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真正做到了从运用语言的角度

突出语文的实践性。其清晰的语文性、实践性特点
或为我们探寻和建立语文教学内容确定性较强的

语文教材提供了借鉴。

一、以明确的学习重点组合教材内容

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的学习重点遵循“先
例，后说，再练”的原则呈现。与国内现行中小学语
文教材相比较，新加坡华文教材的编写，无论是单

元的学习重点，还是课文后面的“研讨与练习”、听
说训练和“综合任务”，都有十分明确具体的语文知
识学习和语文能力训练重点。
“先例，后说，再练”三者一体，紧扣单元学习重
点：“先例”是他人成熟的、规范的言语成品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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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说”则紧扣单元学习重点，结合“先例”进行语文
基础知识的阐释，且侧重于语文程序性知识的阐

释；“再练”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语文实践活动，
包括听说与读写。由此形成了以语文程序性知识为
编写体例，以能力训练为主线，渗透（“兼顾”）国民
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编写思路。
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与人教版语文教材一

样，以单元编排组合教学内容。每个单元“先例”之
前，先明确单元的学习重点（即学习目标或学习任

务）。虽然华文（基础）、华文（B）、华文（普通学术）、
华文（快捷）和华文（高级）呈现单元学习重点的标

示形式不尽相同：华文（基础）是直接提出目标；华

文（普通学术）、华文快捷以“这个单元学什么？”作
为提示；华文（高级）则以“学习重点”作为提示，但
都十分明确从语文的“听说”、“读写”和“综合任务”
三个方面提出单元学习重点。例如，华文（普通学
术）二上第二单元，一个单元三篇课文，主题是“情
系家园”。
这个单元学什么？

《再见樟宜树》（技能学堂 阅读）
●景物的特点和描写的顺序
《家在湖畔》（技能学堂 写作）
●抓住特点，按顺序描写景物
《枣核》（综合任务）
●温故知新
●牛刀小试
需要说明的是，“温故知新”和“牛刀小试”，都

是围绕“抓住景物特点和按照一定的顺序描述”进
行的听说训练，且训练由易到难。
从上述三篇课文的学习重点安排，我们可以十

分清楚地看出：三篇课文的学习重点既有明确分工

又有密切的逻辑联系；课后的读写练习和综合练

习，甚至包括听力练习，也都紧紧围绕上述三个重

点来安排。这样，教师在使用教材时，对于一个单
元、一篇课文的教学功能也就能够清晰地把握。由
此可见，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的基本教学内容是

确定的。
我们以人教版 2013 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

单元为例，来审视我们的初中语文教材。这个单元
的主题是“亲情”。单元“导语”写到：
浓浓亲情，动人心弦。亲情是人间真挚而美好

的感情，描写亲情的诗文往往最能打动人。在本单
元这几篇课文，以不同的生活为背景，抒发了同样

感人至深亲情。
学习本单元，要准确流畅地朗读课文，整体把

握文章内容。要结合阅读提示和课后练习，抓住重

点难点问题，深化理解；也要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和情感体验，体会课文所表达的丰富多彩的情感。
这个单元选编的课文是《散步》、《秋天的怀

念》、《羚羊木雕》、《诗两首 金色花 纸船》和《世
说新语》两则。而本单元的写作专题是“从生活中学
习写作”，主要告诉大家从生活中学习写作要注意
的几点，即要观察生活、要感受生活、要写自己熟悉
的生活。
虽然单元导语对本单元提出了学习要求，但仔

细研究不难发现：除了“读一读，写一写”有明确的
生字词的积累外，其余从每篇课文的提示语、“研讨
与练习”都没有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单篇的学习重
点目标（包括知识学习和能力训练内容），尤其没有

明确通过一个单元的学习学生应该或者可以掌握

哪些知识、形成哪些能力。于是，各篇课文如何落实
单元导语的要求“要结合阅读提示和课后练习，抓
住重点难点问题，深化理解”、“体会课文所表达的
丰富多彩的情感”，阅读教学如何与写作专题“从生
活中学习写作”密切有机结合，都只能是老师和学
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我们从教学一线了解
到，本单元的教学，以引导学生“体会课文所表达的
丰富多彩的情感”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全部
目标，语文本体性教学目标却被淡化甚至漠视的情

况不在少数。
2011 年，江苏师范大学的魏本亚教授组织了十

位名师教《老王》的同课异构活动，让大家看到了名
师们对相同一篇课文却选择了迥然相异的教学内

容！笔者以为，我们在赞赏名师们的教学风采，折服

于名师的教学魅力同时，应该更深入地思考“迥然
相异”背后存在的教材教学内容不确定带来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的王荣生先生说：语文课程内容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定篇”，即构成人文素养确
切所指的文学文化经典作品以及对它们的阐释；二

是“语文知识”，包括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
态度等；三是“经历”，指某一学段学生必须经历的
某项语文实践活动。语文课程内容的上述三个方
面，应该具有确定性，即一个单元、一篇课文的教学
功能如何，课程内容是什么，语文教科书应该有明

确的回答，而且要通过种种教学资源的调用和组织

来具体呈现。使用同一本教科书的不同班级，语文
课的教学内容应该有较高的趋同性。这本来是常
识，是学校教学的常态。但是，由于语文课程研制、
语文教材编制和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常识’被蒙
蔽，以致在一部分语文教师眼里，语文教学似乎想

怎么教，就可以怎么教，想教什么，就可以教什么，

教这或教那，多教或少教，甚至教或不教，似乎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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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渭。[3]长期以来，教学内容的不确定，导致教师教
学随意性问题突出，使用同一本语文教科书的教

师，上同一篇课文，具体的教学内容千姿百态，甚至

千奇百怪。如此一来，“语文”这门国家课程就演变
成了教师个人的事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

择，似乎都可以随意进行。而将国家课程演变成教
师个人的事情，这是极不讲理也是极不公平的事！

因此，“教什么”一直是困扰语文教师的突出问
题，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教师备课的负担，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语文教学的混乱，影响了语文教学

的效率。探索和建立教学内容确定性较强的教学体
系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追求和期盼。

二、单元学习重点突出语文能力培养

新加坡中学华文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加强语言

交际能力、提高人文素养、提高通用能力，《中学华
文课程标准 2011》明确提出“兼顾语言能力的培养
与人文素养的提高”的课程理念：“中学华文课程应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重视情意品德的培养以及

对华族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4]

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华文教育中同样追求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统一，但却以工具性目标为显性的教学追

求，同时渗透人文教育、文化教育。
中学华文教材一套五本，尽管都无一例外地以

人文主题组织单元，且除了华文（基础）外，均在呈

现单元学习重点之前，还有一段意在引导学生从人

文主题认识选文的引言。但每个单元又都有与上例
相类似的为形成和提高学生语文能力而确定的具

体明确的“学习重点”，以及与之相应的听说读写训
练内容。此外，还有对学生学习重点的情况的检测
表。下面我们以华文（普通学术）二上第一单元来完
整地介绍中学华文教材的单元构架和内容：

这个单元的主题是“心灵的对话”。在单元主题
“心灵的对话”下面有一段引言，接着列出单元学习
重点：

“不论是谁，都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人与人之
间的理解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和谐。一句简短的
话，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力量，改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单元的三个故事，引领大家
去体会互相理解的重要性，感受心灵的美好。”
这个单元学什么？

阅读

●记叙文中的议论和抒情
写作

●记叙的方法：顺叙法
●在记叙中加入抒情
说话

●针对别人的看法表达意见
作为“先例”的三篇课文是《开关之间》、《瘸腿

的小狗》和《改变一生的闪念》，主题均反映人与人
之间相互体谅和关怀的。三篇课文之后的“课文放
大镜”（相当于我们的“思考与练习”）：有针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认识提出的问题，有让学生查字典进行

词语意义的理解、积累，还有让学生根据语境推断
的词语意义。
“课文放大镜”之后是“技能学堂”，即“后说”。

“后说”，以课文为例，对学习重点进行简洁地阐释。
技能学堂之后接着的“小任务”（即作业），以及单元
的综合任务也都是针对学习重点也即“后说”的相
关知识进行的“再练”，试图达到“学以致用”的效
果。各篇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篇讲读课文《开关之间》后面“技能学堂

（阅读）”是“记叙文中的议论和抒情”，以课文为例
阐释记叙文中的议论和抒情及其作用，阐释之后的

“小任务”是“阅读短文（《雪花飘呀飘》），画出文中
议论和抒情的句子”；“技能学堂（说话）”的专题“针
对别人的看法表达意见”，则以针对“志强认为，互
联网使家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表达的不同意见为
例进行十分简要的分析说明，然后“小任务”中摆出
情境让学生练习发表意见。
第二篇导读课文《瘸腿的狗》之后的“技能学堂

（写作）”的专题是“记叙的方法：顺叙法”和“在记叙
中加入抒情”在以课文为例，通俗易懂，要言不烦，
其后的“小任务”是“根据题目《一份珍贵的生日礼
物》，用顺叙法构思文章内容，并在结尾加入抒情的
句子。”这个“小任务”以表格（见表 1）构思的方式对
写作的内容进行了分解和提示，这样既大大地降低

了完成的难度，又进一步对学生进行写作的指导。
写作内容和过程的表格化构思或许限制了学生写

作中的创造性发挥，但对于学生掌握常规性的表达

确有帮助。
表 1

结构 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

我的生日快到了，我希望收到什么生日礼

物？谁会送给我生日礼物？

发展 生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生日那天，我得到了什么礼物？我为什么

觉得它珍贵？

我收到后有什么感想？

可以加入的抒情句是：

开头

高潮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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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自读课文《改变一生的闪念》，紧随“课
文放大镜”之后的就是“综合任务”。我们从综合任
务的三个栏目“温故知新”、“牛刀小试”和“我学得
怎样？”就可以知道它的目的和功能：反复实践巩固
单元学习重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
第一，“温故知新”的两道练习题。它是在阅读

一篇文章之后，要求学生完成：

1.从文中找出议论和抒情的句子。
2.“只要我们肯花点心思，就能让彼此之间多一

份理解。”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说一说你的理由。
这样的练习一方面继续巩固对“记叙文中的议

论和抒情”和“针对别人的看法表达意见”的把握；
另一方面又照顾到单元主题的内容，渗透对学生公

民意识的影响和教育。
第二，“我学得怎样？”是要求学习者“利用表

格，想一想自己学得怎样。在你认为适当的空格内
打‘√’”（见表 2）而且还要求“说一说你这样“√”的
原因。以此完成学生对学习重点内容掌握情况的自
我检测和单元学习的小结。

表 2

由以上对一个单元构架和内容的介绍，可以十

分清楚地看出，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单元教学目

标和单篇课文教学分工都明确，且都十分明确地指

向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训练。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
的编写并没有让单元选文的人文主题而遮蔽语文

教学的本体任务，更没有引导学生去追逐内容的理

解而迷失了语文学习的方向。
总之，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的编写，一方面

在课文选择上，关注了普遍性文化、华族文化与传
统文化内容，以使学生在读懂华文材料的时感到人

文性，实现让学习者在学习华文时感受、认识、吸收
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每

一单元、每篇课文学习重点明确地定向于程序性知
识的学习、强化和应用练习，教材的作业编制系统
都与课文的学习重点紧密结合，通过多样化的题

型，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发挥强化或

评价的作用。比较我国大陆语文教材过于强调语文

教育的人文性教育内容来说，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

材的编写更突显了语文学习的本体目标，更好地显

示了语文本色。

三、以程序性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运用训练

语文知识教学是语文课程性质（工具性）的体

现，是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内容。语文教学实践证
明，在学生学习语文的实践中，给以必要的语文知

识，尤其是那些关键的知识作为指导，就能使他们

掌握规律，获得要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学生

的语文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但“我们不是
教学生认识语言，而是要让学生运用语言”[4]，因而
语文课程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应该是从培育学生运

用语言的能力的目标出发，侧重于指导学生语文应

用的程序性知识系统。
下面我们再解构华文（高级）二上第一单元“爱

的力量”的第二篇导读课文《幸福的黄丝带》的编
写，看看新加坡中学华文教材是如何指导学生语言

运用训练的。
首先，课文前面有“预习”，分别从文中词语的

积累、课文情节包括细节的理解和肖像描写把握等
几个方面引导学生学习：

1.理解下面句子中画线部分的意思，然后从段

落中找出相应的词语，写在表格里。

2.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中年男子的妻子完全原

谅并接受了他？

3.找出课文中让你感动的情节。
4.在课文中画出对中年男子肖像描写的句子。
其次，是课文。课文中对生字标注了拼音，对重

点词语用褐色字体标示；因为是自读课，所以与讲

读课课文不同，在课文的右边还有“阅读指引”。“阅
读指引”主要是提示学生对故事情节的关键点的理
解把握。
最后，是“研讨与练习”。“研讨与练习”1：先简

要解说“倒叙”和倒叙的三种主要方式；再以课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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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具体展示倒叙的结构特点；最后是“练一练”
———“以《一份特殊的礼物》，确定主题，拟出写作大
纲，并用倒叙法写出第一段”。“研讨与练习”2 与“研
讨与练习”1 的内容构成相同：简要解说“详写”和
“略写”，以及确定详写和略写的依据；再以课文为
例，具体展示详写、略写的内容和方法，最后“练一
练”———“根据《一份特殊的礼物》的主题和写作大
纲，圈出每一段是详写或略写，把其中一个详写和

略写的材料写在横线上”。
由上述可见，新加坡华文教材的课文编写，重

在以程序性知识指导学生的语言运用训练。而程序
性知识的呈现，则密切联系学生的语言运用实践，

结合课文的内容和特点展开，做到了精要、好懂；同
时，程序性知识呈现又起到为实践技能的形成的定

向作用，直接指导学生语文技能的练习和形成，真

正做到了“有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对语文知
识“教学的建议”是：“在阅读教学中，为了帮助理解
课文，可以引导学生随文学习必要的语文知识，但

不能脱离语文运用的实际去进行‘系统’的讲授和
操练，更不应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概念、定义。”以此
为语文知识教学的原则和基本策略。但是现行中小
学语文教材，除了小学有明确的识字写字内容要求

外，没有哪一本教科书或教师指导用书是明确地要

求以某项语文策略性知识作为学习重点，并以此指

导学生的语文能力训练的。于是语言知识的系统性
和文选体制的无序性的矛盾，使得“随文讲解”语文
基础知识变成了教师的经验和学养的问题，形成了

语言知识教学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这样教还是那

样教，哪个学段和什么时候教，应该教到什么程度，

甚至是否教，都是教师的个人的事。循序渐进，是教
育教学的基本原则，但语文教学从严格的意义上

说，无“序”可循！
比如，课文《羚羊木雕》，主要通过人物对话反

映故事发展中的矛盾冲突。有的老师敏锐地认识到
作者在通过对话表现矛盾冲突时，注意运用了对话

提示语，并且通过变换提示语的位置、采用必要的
修饰语传递说话人神韵、替换表示“说”的动词（比
如，喊、问、叫、道、唠叨、嘀咕等）的方式让提示语变
得丰富多彩，达到“人物对话有智慧，巧妙提示显性
格”的效果。于是，教师将教学重点设计为：（1）指导
学生认识文中对话提示语的作用；（2）理解作者得

以让提示语变得丰富多彩的手段；（3）让学生用所

学的“说”的知识，写一段对话。这样的教学当然能
很好地体现课文例子的作用，体现以程序性知识指

导学生的语言运用训练的过程。类似这样的教学，

能让学生在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的提高上得到“实
惠”。它不仅展现了教师本人敏锐细腻的语感，而且
教师的语理和语感学养必然长期而有效地濡染着

他的学生，会使学生最终受益。遗憾的是，我们看到
多数教师在教学《羚羊木雕》时较多地纠缠于所谓
的“友情”，甚至将语文课上成了以“友情”为主题的
班会课。
“以语言能力等级为基础，建构课程体系”是新
加坡新华文课程的特点之一，“根据不同课程的需
要，按照听说读写的能力要求，将中学阶段的语言

能力等级分为三至七级。不同课程必须达到各自的
语言能力等级，每个等级都包含一定数量的目标与

学习点，使华文课程本着难易有序、螺旋上升的原
理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5]“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们撇开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等因素不论，单从
上述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的编写来看，语文基础

知识教学的确定、语文基本能力训练落实，以及对
知识掌握和能力训练效果的及时检测，都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当然，我们母语教育不能简单地学习更
不能照搬人家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知识编排、能力
训练体系。但新加坡中学华文新教材以策略性知识
为体例，建构循序渐进、完整连贯的语文教学学习
内容和能力训练，同时兼顾人文教育和文化教育内

容的体系的思路和做法值得借鉴。
“语文课程需要养成学生多种言语技能,因此,
也就需要有多种相关的程序性知识来指导这些技

能的练习。例如，如何品评和选用词语，怎样辨识和
选择句式，如何概括段意，怎样读解和组织段落,

如何形成良好的语感，怎样才能整体把握文章的意

义，如何搜集和处理信息，怎样欣赏和评价文学作

品，如何观察大自然，如何观察本物和人物，怎样使

用修改文章的符号，等等。有效的语文课程和教学
应该对这些程序性知识都有所交代，以有利于学生

在言语实践中养成熟练的技能。”[6]当前的关键是，
我们必须首先研究梳理出一整套语文程序性知识，

且使之严密地系统化，用以引领与指导学生语言实

践活动；其次是要研究出中小学各学段应达到的语

言能力等级及与之相应的一定数量的目标与学习

点；最后才是循序渐进、完整连贯，以课文为“例子”
并结合种种教学资源的调用、组织来具体呈现。若
如此，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语言知识的系统性和

文选体制的无序性的矛盾，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语言

知识教学的主观随意性状况，改变目前整个语文课

程教学内容的不确定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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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dominant force of caring left-behind children, rural primary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moral e-

ducation, fully play the role of“left-behind children home”, and give good education assistance by perfecting left-be-
hind children’s archives, strengthening mental healthy counseling and fully playing the role of parents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rural primary schools should expand the horiz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many initiatives, and make

the work of caring left-behind children continuing, in-depth and effective. Thus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can grow

healthily, safely and happ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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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in the middle schools of Singapore takes the procedure knowledge

as the style of each unit, and the ability training as the main line, with penetration of civil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which shows the feature of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ap-

plication. The definiteness of teaching contents, and the features of language and practice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ing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with definite teaching contents.

Key words：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teaching contents; strategic knowledge; abilit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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